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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心理与大脑

张　卫　东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音乐因其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意义而吸引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对其心理机
制及神经基础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究。研究者们围绕音乐的认知加工和情绪体验及其神经基础、音乐

与人格特征的关系、音乐心理学及脑科学研究的应用价值诸方面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但也

面临着一些问题。在脑认知机制上音乐加工与语言加工的关系、音乐情绪加工及其脑机制等是未来研

究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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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音乐之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再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先贤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十分重视音乐对人

的社会教化作用，倡导礼乐之治，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移风易俗，莫善于

乐”（《孝经》）。孔子提出了音乐审美标准，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评价《韶》乐尽

善尽美，而《武》乐则在“善”的方面不如《韶》乐（《论语·八佾》）；音乐之美，在于其内容之善，在于符

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理。儒家经典音乐理论认为，君子知乐，由此掌握治国之道（“知

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

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礼记·乐记》）。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发现了音乐
与数的关系，认为音乐的基本原理就在于数量关系，音乐是具有恰当数量关系的和谐音调所构成的整

体。音乐具有净化灵魂的作用。他的学说率先为西方音乐理论奠定了基础。

对于现代社会大多数人而言，音乐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们基于各种理由喜爱

音乐（Ｊｕｓｌｉｎ＆Ｌａｕｋｋａ，２００４），音乐有助于促进身心健康、满足不同心理需要、增强幸福感等（Ｓｃｈｆｅｒ＆
Ｓｅｄｌ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在各种重要社会活动场合（例如，庆贺、会议、婚礼、宗教礼拜，等等），音乐常
常是其有机组成部分，由此也产生了相应题材和体裁的各种乐曲或歌曲。

音乐诞生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悠久绵长，最近的考古学研究在德国南部的山洞里，发现了４２０００前
用秃鹫骨和猛犸象牙制成的人类最古老的乐器———笛子，人类音乐能力如同其语言能力一样是大脑高

度进化的产物（ｄ’Ｅｒｒｉｃ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音乐行为的进化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意义在于促进人际交流
与合作、团体社会凝聚和协调等（Ｋｏｅｌｓｃｈ，２０１０）。尽管音乐对我们人类如此重要，然而科学界对其心
理机制及其神经基础的了解还远未达到全面深入的程度。近几十年来，音乐学（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心理学和
神经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已经开始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丰富成果，本文拟从音乐的认

知加工与情绪体验及相关脑机制、音乐与人格特征的关系，以及音乐心理学及其脑科学研究的应用价

值诸方面予以梳理综述。

二　音乐的认知加工

音乐是由音符（ｎｏｔｅｓ）按一定规则组成不同时空关系的片段或篇章，因此对音乐的认知加工本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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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对音符心理物理属性（音高、音强、音色等）的特征分析以及对音符间时间关系和音调高低关系

（ｔｉｍｅｂａｓｅｄａｎｄｐｉｔｃｈｂａｓｅ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的感知、识别、解析和规则学习等（Ｐｅｒｅｔｚ＆Ｚａｔｏｒｒｅ，２００５；Ｋｒｕｍ
ｈａｎｓｌ，２０００；Ｔｉｌｌ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毕达哥拉斯可被视为研究音符音程的心理物理学鼻祖，他指出，如
果两根质地相同的琴弦长短比例为２∶１，则各自振动发出的音相差八度；如果两弦长短之比是３∶２，则
短弦所发的音比长弦高五度。他的研究为此后实验音乐心理学开启了探索之门。１８６３年，赫尔姆霍兹
（Ｈｅｒｍａｎｎｖｏｎ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发表了专著《作为音乐理论生理学基础的乐音感知》（Ｏ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ｏｎｅ
ａｓａ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ｕｓｉｃ），标志着音乐心理学真正开始走上科学研究之路。

如今心理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对于音乐的认知加工机制及其神经基础的了解与日俱增，尤其是近

二、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研究者对音乐知觉及其脑机制开展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不

同乐音特征，诸如音高特征（绝对音高、音程、音廓）、响度、时序特征（节奏、节拍、曲速）以及空间定位

的知觉加工，各由大脑不同机能部位来完成（Ｌｅｖｉｔｉｎ＆Ｔｉｒｏｖｏｌａｓ，２００９）。例如，音高以拓扑排列表征
（ｔｏｎｏｔｏｐ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的方式在初级和次级听皮层中加工，而音程（ｐｉｔｃｈｉｎｔｅｒｖａｌ）和音高轮廓（ｐｉｔｃｈ
ｃｏｎｔｏｕｒ）的加工则位于两半球不同皮层区，涉及颞平面（ｐｌａｎｕｍｔｅｍｐｏｒａｔｅ）和颞上沟后部（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ｓｕｐｅ
ｒｉｏ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ｕｌｃｕｓ，ｐＳＴＳ）等（Ｓｔｅｗａ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ＬｉéｇｅｏｉｓｅＣｈａｕｖｅ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８）。此外，在人脑听觉
皮层后部和下顶叶皮层存在声音空间定位的神经通路（Ｚａｔｏｒ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２）。至于对节奏与节拍的加
工，大脑皮层运动前区（ｐｒｅｍｏｔｏｒａｒｅａ）及辅助运动区（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ｍｏｔｏｒａｒｅａ，ＳＭＡ）、基底神经节以及
小脑的机能则显得尤为重要（Ｇｒａｈｎ，２００９；Ｇｒａｈｎ＆Ｂｒｅｔｔ，２００７；Ｐｅｒｅｔｚ＆Ｚａｔｏｒｒｅ，２００５）。从整体上
看，大脑两半球对于上述音乐感知要素的加工分析存在彼此分工合作的关系。

一些学者提出了音乐的模块加工模型（Ｋｏｅｌｓｃｈ，２０１１；Ｐｅｒｅｔｚ＆Ｃｏｌｔｈｅａｒｔ，２００３），认为大脑中存在
不同的特异性音乐信息加工模块，例如音程、音调轮廓、调性编码模块，旋律、节拍分析模块，结构规则

与含义加工模块等。一些模块可能并不为音乐加工所独有，例如旋律轮廓（ｃｏｎｔｏｕｒ）加工模块也可被用
于话语音调的分析（Ｐａｔｅｌ，２００３），音乐句法加工（ｍｕｓｉｃ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与语言句法加工（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的脑机能区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交迭（Ｋｏｅｌｓｃｈ，２０１１）。音乐知觉分析模块将音高
（旋律）与时间（节奏节拍）组织信息输出至音乐记忆系统以及情绪加工系统，前者使听者能够辨认所

听音乐的熟悉度以及提取与音乐相关的记忆内容，后者涉及一些脑结构诸如杏仁核、伏隔核、旁海马

回、眶额皮层、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等，使听者能够识别和体验音乐所表达的情绪（Ｐｅｒｅｔｚ，２０１０）。模块
加工模型近年来颇受关注，进一步研究需要确认这些模块是否存在，并且牵涉哪些特定脑机能部位。

三　音乐的情绪体验

音乐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其能让人产生和抒发情绪，表达思想，引起审美体验。音乐是情绪的语

言。音乐的情绪加工与认知加工密不可分，共同形成聆听经验。听者认知加工的结果可影响其情绪反

应和情感体验，例如曲速（ｔｅｍｐｏ）和调式（ｍｏｄｅ）知觉与情绪反应效价（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ｅｎｃｅ）有关，一定程度
上，快速的大调音乐倾向于使人产生正性情绪体验，而慢速小调音乐则较易诱发负性情绪感受（Ｋｈａｌ
ｆ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和谐与不和谐的音响分别使人产生愉悦与不愉悦的情绪反应，两者分别激活不同的脑
区（Ｋｏｅｌｓ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６）。脑成像研究显示，聆听西方古典音乐所产生的正性情绪反应伴随大脑两侧
纹状体腹部和左侧纹状体背部、左侧扣带前回以及左侧旁海马回的激活，而负性情绪反应则与海马和

杏仁核激活有关（Ｍｉｔｔｅｒｓｃｈｉｆｆｔｈａ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然而有关研究往往不能断定，调式和曲速知觉是使人
能感知和判别音乐所表达的情绪，还是诱发了听者自身相应的情绪反应，因此研究者主张将音乐情绪

体验区分为从音乐中感知其所表达的情绪以及由音乐所引发的情绪（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ｅｄｍｕｓｉｃａｌｅ
ｍｏｔｉｏｎｓ）（Ｋａｌｌｉｎｅｎ＆Ｒａｖａｊａ，２００６）。通常经过音乐专业训练的人易于判别音乐所负载的情绪信息，而
不具备音乐专门知识者则往往被音乐诱发出不同的情绪反应，这两种情形所发生的心理活动及其伴随

的脑机能激活模式是不同的，研究者需要仔细加以区分。至于听者所感知的情绪（例如，“那首乐曲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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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是要表达愉快的心情”）能否转化为同样的情绪反应（“那首乐曲让我快乐起来”），两者的一致性

程度如何，则是另一个需要深入剖析的问题。

另有研究者基于Ｍａｙｅｒ（１９５６）的理论假设，探讨音乐聆听期待与情绪反应的关系。人们在聆听音
乐的过程中会基于其音乐规则（外显或内隐）知识而对什么样的后续音乐即将到来自发地产生某种预

期，这种预期源自个人生活经验，广义而言，体现了个体与环境互动中预测事件发生的适应能力（Ｐｅａｒｃｅ
＆Ｗｉｇｇｉｎｓ，２００６）。是否符合音乐聆听期待导致听者产生紧张和释然的感受。如果预期得到证实，则
该结果一般具有奖赏意义。如果违背预期，则往往使人产生某种程度的惊奇惊觉反应，类似于针对危

险情形的应激反应（ｆｉｇｈｔｏｒｆｌｉｇｈｔ，或ｆｒｅｅｚｅ反应）。采用违反音乐聆听期待的实验手段，例如违反旋律
音高预期，或者出现意外和弦，研究者可观测到被试中枢和外周神经的应激反应指标（Ｐｅａｒｃｅ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Ｓｔｅｉｎｂｅ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聆听音乐还能引发另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即听者对某种音乐产生所谓“颤栗”（ｃｈｉｌｌｓ）的反应
（Ｇｒｅｗ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这种反应又被描述为“浑身起鸡皮疙瘩”（ｇｏｏｓｅｂｕｍｐｓ），在听赏音乐者群体中并
不少见（Ｐａｎｋｓｅｐｐ，１９９５），通常是被音乐深深打动而产生的令人愉悦甚至陶醉的审美情绪反应，导致大
脑与奖赏动机及情绪有关的机能区（诸如腹侧纹状体、眶额皮层、腹内层前额叶皮层、杏仁核等）活动发

生变化（Ｂｌｏｏｄ＆Ｚａｔｏｒｒｅ，２００１）。
音乐究竟能引发人多少种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在人类基本情绪中，喜悦和悲伤可能是最常从音

乐中体会到的，然而音乐情绪反应的效价并不足以决定人们是否喜欢某首音乐，令人悲伤或悲喜交集

的乐曲同样令人沉迷（Ｂａｒｒｅｔ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情绪唤醒度更可能影响听者对音乐的愉悦反应，有研究结
果表明两者是正相关的（Ｓａｌｉｍｐｏｏ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另有研究证据显示，音乐的曲速和声音响度一般较
能影响情绪反应的唤醒度（Ｇｏｍｅｚ＆Ｄａｎｕｓｅｒ，２００７）。

基于基本情绪和情绪维度理论模型的测量方法被广泛用于音乐情绪的行为学和神经科学研究，结

果显示，音乐可以在跨文化环境中诱发出不同年龄者的基本情绪反应，大脑杏仁核与纹状体分别伴随

负性情绪（恐惧）与正性情绪（愉悦）而激活，而其他脑区伴随不同情绪反应的激活模式则较缺乏跨研

究的一致性（Ｂｒａｔｔｉｃｏ＆Ｐｅａｒｃｅ，２０１３）。情绪维度模型在理论上可用于测评任何情绪（包括基本情绪）
的效价和唤醒度，有些研究者将原先由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９８０）提出的两维模型修改为三维模型，增加了紧张性
（ｔｅｎｓｉｏｎ）维度（Ｓｃｈｉｍｍａｃｋ＆Ｇｒｏｂ，２０００），该模型被认为更适用于测量音乐情绪感知或反应（Ｅｅｒｏｌａ＆
Ｖｕｏｓｋｏｓｋｉ，２０１１；Ｖｕｏｓｋｏｓｋｉ＆Ｅｅｒｏｌａ，２０１１）。然而，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关于愉悦度（ｐｌｅａｓｕｒｅ）的效价
测评仍不足以鉴别人们也可能喜欢悲情（负性效价）音乐的情形，也难以评价兼具正、负效价（例如，悲

喜交集）的混合情绪（Ｈｕｎ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１９９６）。
关于唤醒度的评价，一个值得注意的方法学缺点是其仅借助于主观报告，因为这种评价结果难以

进行人际比较。而更为可靠而客观的手段是测量个体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强度，这方面心理生理学

（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研究有其方法学优势。但是单凭外周神经系统反应生理指标分析往往难以确定个
体究竟产生哪种情绪反应，因为不同效价的情绪反应可能显示相似的生理反应指标。今后的研究应考

虑情绪效价与唤醒度的交互作用，改进观测方法，以便能比较确切地判断聆听音乐者究竟产生何种情

绪反应以及反应强度如何。

现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充分认识到音乐情绪反应的复杂性，认为原有的测评方法并不足以评价

音乐所引发的丰富多样以及某些特殊的情绪体验（Ｓｃｈｅｒｅｒ，２００４），也有学者认为音乐情绪体验更多意
义上属于审美情绪，因其没有直接满足基本生理需要的功利性（Ｓｃｈｅｒｅｒ＆Ｚｅｎｔｎｅｒ，２００８），因此需要构
建新的心理测评模型与测评途径予以鉴别分析，相应地，旨在构建多维度评价模型的研究应运而生。

Ｚｅｎｔｎｅｒ等（２００８）基于验证性因素分析提出了音乐情绪体验的九因素模型，并研制了多维度测评工
具———《日内瓦音乐情绪量表》（ＧＥＭＳ），测评维度分别为愉快（Ｊｏｙ）、悲伤（Ｓａｄｎｅｓｓ）、紧张（Ｔｅｎｓｉｏｎ）、
惊奇（Ｗｏｎｄｅｒ）、平静（Ｐｅａｃｅｆｕｌ）、超脱（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温柔（Ｔｅｎｄｅｒｎｅｓｓ）、怀旧（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以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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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ｗｅｒ）。新近一项ｆＭＲＩ研究观测被试聆听西方古典音乐时的脑机能活动，结果提示，ＧＥＭＳ的九个因
子可被归入更高等级的因子（Ｔｒｏｓ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这方面的研究为改进音乐情绪体验的测评途径和方
法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　音乐与人格特征的关系

以一曲《广陵散》而名垂青史的嵇康在其《声无哀乐论》中指出：“声音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

情”，“音声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意为乐声本身有其自然属性，而与人

的情绪反应无关，个人对音乐的理解和情绪体验，是其带有个人经验和个人风格的思想感情在所听音

乐上的投射。此论点当可与现代音乐心理学研究结论相印证。

研究表明，个人人格特征影响其对音乐所产生的生理和心理反应，个性特征不同的人对不同音乐

的反应敏感性也不相同。往往在实验研究中，主试为被试挑选的音乐并不一定能引起目标反应（主试

想要诱发的反应）。以上述“颤栗”研究为例，能使人产生这种强烈情绪反应的音乐往往具有针对个人

的特异性，某音乐一旦引发了某人的“颤栗”反应，那么此后在此人身上就更易引发该反应，这种特殊的

“感情纽带”建立于独特的个人经验。另一方面，在“颤栗”反应的发生率上也存在个体差异，例如，女

性一般比男性更多地被音乐诱发出该反应，而且悲伤音乐比快乐音乐更有感染力。此外，“颤栗”反应

频率与“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ａｇｒｅｅａｂｌｅｎｅｓｓ）相关（Ｐａｎｋｓｅｐｐ，１９９５）。新近研究发现，“宜人性”评
分较高者较有同情心和同理心，对音乐较能产生较强的情绪反应，并且与“神经质”评分较高者一样较

能从音乐中体验到悲伤情绪（Ｌａｄｉｎｉｇ＆Ｓｃｈ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２）。
至于什么人喜爱什么样的音乐，每个人对其所钟爱的音乐选择并无明确共同性，这显示音乐偏好

（ｍｕｓｉｃ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的个体差异性。研究者关注性别和个性因素对个人音乐偏好的影响，对西方人的调
查发现，男性比女性较喜欢重低音音乐（ＭｃＣｏｗ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而女性则偏爱较轻柔、浪漫舞曲性质的
音乐（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８）。另有诸多对于西方人的研究结果显示了一些人格特征与不同类
型音乐选择偏好的相关性，例如，感觉寻求（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特质与喜欢高兴奋度音乐（例如摇滚乐）
正相关（Ｌｉｔｔｌｅ＆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６）；保守性较强的人不喜欢诸如重金属和说唱乐（ｒａｐ）之类的音乐类型
（Ｌｙｎｘｗｉｌｅｒ＆Ｇａｙ，２０００）；外向的人较喜欢流行音乐（Ｒａｗｌｉｎｇｓ＆Ｃｉａｎｃａｒｅｌｌｉ，１９９７）；开放性（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较强的人倾向于选择多种类型的音乐（包括非主流音乐）（Ｄ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３）。有的人着重
从理智或认知的角度选择音乐，聆听音乐旨在获取相关知识和新的经验；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利用音

乐来调节情绪（ＣｈａｍｏｒｒｏＰｒｅｍｕｚｉｃ＆Ｆｕｒｎｈａｍ，２００７）。诸如此类的大量研究旨在揭示，个人对音乐的
偏好选择展现了其人格特征的不同侧面。

五　音乐心理学及其脑科学研究的应用价值

鉴于音乐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诸多裨益，因此必然会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其巨大应用价

值。音乐是人类高级精神活动的产物，当今音乐心理学及脑科学逐步深入地探究其对人的生理和心理

所产生的影响，必定有助于启示我们如何借助音乐来实现促进认知功能和情绪调节功能，改善大脑机

能，维护和提升身心健康水平，以及提高生活质量等美好目标。

音乐莫扎特效应（ＭｏｚａｒｔＥｆｆｅｃｔ）是近年来科学界和社会大众热议的一个话题。所谓“莫扎特效
应”，广义而言，是指以莫扎特典型作曲风格为特征的音乐能够激发大脑潜在机能，从而促进听者智能

的假设。原先由Ｒａｕｓｃｈｅｒ等（１９９３）发表于《Ｎａｔｕｒｅ》的论文曾报告，聆听莫扎特的Ｄ大调双钢琴奏鸣曲
（Ｋ．４４８）能够提高有关空间推理能力测验的成绩，然而这样的结果却引起争议（Ｓｔｅｅｌ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莫扎特效应如果存在的话，其所基于的大脑机制究竟是什么，是需要深究的问题。相关研究结果虽无

定论，但加深了人们对音乐认知和情绪体验与大脑其他认知机能甚而整体智能紧密关系的印象，启发

研究者深入思考并不断予以探究。“莫扎特效应”现象引起人们关注音乐教育，但对儿童进行专门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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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需要兼顾其禀赋素质与兴趣等因素。

最新一项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结果提示，经常演奏音乐能够促进大脑的认知控制机能（诸如行为的

实时监察和及时调节等），从而可以改善或延缓伴随衰老过程而发生的大脑额叶机能衰退（Ｊｅｎｔｚｓｃｈ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该研究为音乐能够改善人类大脑机能以及提升心智水平的干预作用提供新的支持证据。

研究表明，音乐具有改变或调节自主神经系统（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机能活动的作用（表现为

心理生理学观测指标的变化）（Ｋｈａｌｆ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Ｋｒｕｍｈａｎｓｌ，１９９７），并且也对机体免疫系统机能产生
影响（表现为唾液中免疫球蛋白Ａ浓度的变化）（Ｋｒｅｕ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４），这在临床上为心身医学（Ｐｓｙｃｈｏ
ｓｏｍａｔｉｃ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或行为医学（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领域的音乐治疗提供理论基础。借助于音乐，患者
的应激状态得以舒解，负性情绪得以调节，机体免疫力得以增强，身体健康状况得以改善。

另一方面，研究发现，聆听音乐（尤其是令人喜爱的音乐）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非药物镇痛方法。音

乐能够影响疼痛感以及伴随的负性情绪反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２００６），其原因可能在于，聆听音
乐的感情投入分散了对痛觉的注意，也可能由此增强了对疼痛的可控感从而缓解了令人痛苦的情绪体

验（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Ｂｒｏｗ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９）。音乐镇痛疗法在临床上经常与药物治疗配合使用，尤其
在药物治疗收效甚微，或不需要药物治疗的情况下更显其长处，而且因其治疗费用低、安全性高以及易

于操作而颇受青睐。

音乐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它的社会功能被Ｋｏｅｌｓｃｈ（２０１０）描述为“７个Ｃ”（ＳｅｖｅｎＣｓ），即（１）与
他人联络（ｃｏｎｔａｃｔ）以避免社会隔离；（２）启动社会认知（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３）产生共同情感（ｃｏｐａｔｈｙ）
以使不同人的情绪状态更趋一致，从而促进彼此了解而减少矛盾冲突；（４）发生人际交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尤其是婴幼儿，摇篮曲和儿童歌曲对其情绪调节以及认知、情绪和社会心理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５）协调动作（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要求团体中成员随着节拍而使动作同步化，由此带来快乐（例如一
起跳舞）；（６）在团体音乐表演中形成表演者之间的默契合作（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这种彼此信任和团结合作
的关系是幸福快乐的潜在源泉；（７）增进团体的社会凝聚力（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ｈｅｓｉｏｎ），满足个体的归属需要
（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ｌｏｎｇ）以及建立和维系人际依存关系的需要。正是具有这些功能，音乐可被广泛应用于组织
行为管理、儿童教育以及临床心理干预与治疗等领域。

上述研究实例尚不足以涵盖音乐心理学、音乐神经科学的所有应用领域，但从中可窥见其巨大的

应用价值和令人憧憬的应用前景，这足以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以及社会大众热衷不已。

六　结语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生方，

谓之音。”（《礼记·乐记》）

音乐，产生于人的心理，是人与外界互动的结果，而人类音乐心理与行为的物质基础则是其适应自

然与社会环境而高度进化的大脑。倘若我们没有这样的认知—情绪—社会之脑，那么所谓的“音乐”，

只不过是一连串没有意义的声音而已。

人类对音乐的敏感感知和感受似乎是一种具有跨文化普世性（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的自然倾向，引发研究
者关注并探究音乐能力的先天性及其与后天经验的关系、其生物学基础以及进化意义等（Ｔｒｅｈｕｂ，
２００１），并且常将其与另一种人类独具的能力———语言能力相类比。在脑认知机制上，音乐加工与语言
加工所涉神经网络是彼此分离的，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是部分交迭（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或共享的？这是对模块
加工理论的重要提问。此外，音乐认知加工是否涉及其他一些领域一般性（ｄｏｍａ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的认知加工
机能，这是考察其领域特异性（ｄｏｍａ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的另一重要方面。

相较于认知加工，音乐情绪加工及其脑机制更显复杂，也更加激发研究者的兴趣。相比于饮食男

女，音乐看来不能直接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然而因其能带给我们丰富多彩的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甚至

某种高峰体验（ｐｅａｋ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而具奖赏意义，直教人孜孜以求，常伴终生。音乐所诱发的情绪反应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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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基本情绪，许多研究者认为，听赏音乐所产生的更多是“审美的”而非带有直接功利目的的情绪

体验。音乐审美情绪的理论分析、鉴别评价及其脑机制是新兴的神经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个体人格因素对其音乐心理活动与行为的影响也被诸多研究所揭示，同样的音乐对于不同的人可

能引发不同情绪反应，不同的人对不同的音乐也有各自的偏好选择。迄今该领域的研究显得有些零

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基于潜在影响机制的统整理论模型。另一方面，个体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不

可能脱离其所在的社会文化背景，以西方人为研究对象的音乐心理学研究结论是否能推及非西方人是

不能忽视的问题。现有的一些音乐心理测评模型具有音乐类型依赖性（ｇｅｎｒ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可能并不适
用于其他类型音乐的听赏体验评价，其他文化背景下的音乐听赏体验应有自身的测评模型。由宫、商、

角、徵、羽特殊音阶体系所谱成的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经本土传统乐器演奏，会引发东西方人怎样的认

知加工和情绪体验及其脑机能活动模式，并与听赏西方古典音乐相比有何异同，这是非常有趣而尚未

研究的问题。

就在人们津津乐道于音乐美好功用的同时，研究者却深感音乐心理学及其脑机制研究任务的艰巨

性和复杂性，但他们并未因此停下探索的脚步。音乐起于心而生于脑，曾几何时，缪斯（Ｍｕｓｅ）女神拨动
了科学研究美妙动人之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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